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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回  列車上之小朝廷

　　太后的那輛車的前半部是欄成了一間小小的臥室，它的地位雖十分的狹窄，但它的式樣，和所有的一切佈置，卻無一不是費了

許多人的心思和精力所構成的；所以不僅是美觀富麗而已，它的輪廓，它的格局，簡直和宮中的內寢，十分相類，真是一所具體而

微的寢宮。可是這只指它的質和形而論，至於地位的大小，家具的多寡，那當然是差得太遠了！因為在這一間小小的臥室裡，除掉

一張大床之外，－－床是紅木做的，而太后這一輛四的本身的材料，也是用的最好的柚木，漆得又很光亮，盡可配得上伊的那張紅

木大床。－－別的就沒有什麼好算是大件家具了。中國舊式的床，照例總有一副用以張掛蚊帳的架子的，太后的床上，當然也不能

少，伊這次用的一頂蚊帳是一幅淺藍色的絲織品，上面還用很美麗的絲線，繡著許多林擒花，原來這時候正當暮春時節，林擒花恰

好是處在最出風頭的地位上，便不得不借重它了！在大床的左邊，安著一張僅有的擱腳凳，也是紅木製的，它的高度大約是三英

寸，面上用鮮豔的黃緞鋪著。這張腳踏凳在我們現代人的目光中看來，實在是毫不需要的，但在從前時候，無論你的床是怎樣的

低，這一張腳踏凳還是少不掉的，其作用則只是使人坐在床上時，兩條腿格外可以省力些而已。　　在這一間小小的寢宮的兩邊，

車壁上也有四扇很寬大的窗開著，春日的明媚的陽光，從這四扇窗裡透射過來，照遍了全室，使屋子裡的溫度，常保持著六七十度

上下，絕不像是在火車上經行野外的光景。太后對於這一點，當然是很滿意的；尤其是在每兩扇窗的中間的車壁上，還有幾幅色調

很濃豔，花樣很生動的壁畫裝點著，經陽光一照射，便格外的光彩鮮明，足資欣賞了！這些壁畫都是用漆繪的，新舊的筆調，互相

配合著，看去是非常調和的。它們的作者當然不是尋常鐵路工廠裡的漆工，而是特地從京中選拔出來的半藝術家，不然是那裡會有

這樣好的手段？在這些壁畫的下面，各釘著很狹的一條木板，板的上面，擱著太所需用和種種化裝品，以及許多零零星星的東西，

伊要取用時是十分便利的。窗上，照例各有一幅黃緞制的簾幔掛著。

　　穿過了一道陝板，－－這一道隔板雖然是很薄的，但它的質料卻同樣是用的柚木，而且是雕鑿得十分的精緻。－－外面便有一

間較大的屋子，這就是所謂「列車上的小朝廷」了，如其只論它的面積的大小，那當然是沒有什麼可以值得說的，但就它的佈置和

裝璜來講，卻真是奢華富麗到了極點。我可以先來總括的說一句：為著要求美觀，為著要求舒服，為著要使它能夠儘量的供給我們

搬演一切朝儀，無論花多少錢，都是決不計較的！

　　第一件可以令人注意的東西是四瓶鮮花，它們分著四角，安放在這一座小朝廷的四隅，各有一座很精緻高大的木架子給襯托

著。瓶的本身，當然也是價值很大的古董，彩紋和式樣，俱極古色古香之美。瓶裡所供的是四種不同的鮮花：第一種是牡丹，牡丹

又名富貴花，在中國有花後之稱職，太后對於它，也許是因為彼此的地位有些相類的緣故，所以是特別的愛好。

　　第二種是天笮，天笮可算得是東方特有的一處植物，綠的葉，配著一顆顆紅得象珊瑚似的子，實在是好看極了。第三種是迎春

花，它的顏色黃得象金子一樣式，恰恰相反好可以代表帝皇家所樂用的一種特殊的色彩。第四種是梨化，全部耳色略帶一些淡綠，

很有幾分清氣。這四種花都是春季所常有的，不過我們之所以要用來點綴這一座小朝廷的原意卻不僅因為它們是春季的花，而因它

們都有一種耐久的生存力，雖然插在那蓄水不多的花瓶裡，也不致枯萎；而且它們還能仗著這一些濁水的滋養，不斷的長葉子，長

蓓蕾，一直到開花。

　　腳底下，有一條厚約兩寸左右的地毯，鋪遍了這一座小朝廷的全部戌的質料是天鵝絨，它的顏色是淺藍，這樣已是很夠美麗的

了，何況上面還有一簇簇的金色的圖案畫堆砌著，都是些牡丹花和鳥中的鳳凰，的確可以稱贊它一聲「金碧輝煌」。

　　這一間屋子裡的窗洞，卻並不像太后那間寢室裡的窗一樣的闊，大約是三與二之比。這些窗的所以較前者為狹，乃是故意造成

的。那麼為什麼要故意這樣造成呢？說來也是很可笑的：因為太后有一種極濃烈的嗜好，便是歡喜玩弄伊自己所有的一切珍寶；當

伊決定要上奉天去的時候，同時，伊就想到要把一部分的珠寶古玩，帶上火車來。伊雖然並不曾把這個意思明白告訴我，或慶善，

或李蓮英，但我們根據伊平日的嗜好而推測，大家都早就明白了。於是便由慶善在監修專備太后乘坐的那一輛火車的當兒，定下了

一個計劃，就是把車窗開得小一些，使中間都留一些空隙，就在這些空隙上，加釘了許多式樣各不相同的小架子，準備給太后安放

那些珍寶。這一項設計居然大為太后所稱賞，在伊沒有上車之前，就忙著都人把那些珍寶盡先安放上去，待到上車之後，伊越發左

顧右盼的看得出神了，倒象是伊自己從前並不曾看見過一樣。

　　窗雖然是比較的狹一些，可是上面所掛的簾幔，卻尤比那小小的寢宮裡所用的來得考究。幔的本身還是一般的用不繡花的黃緞

制的，但下面又多了一排用金線做的短鬚，這樣便覺得格外的好看一些了。車壁上也漆著許多五色斑斕的壁畫，不過畫的內容已偏

重於故事；而這些故事，又都是從中國那些有名的舊小說或傳奇上摘下來的。譬如象「姜子牙斬將封神」，「關雲長千里走單

騎」，也不乏激發人們忠孝心的用意。就是在那四個滿盛鮮花的大瓶上，也同樣有這種故事畫繪著，而且是繪得很精細的。

　　太后生性很歡喜花，除掉那四個大瓶裡所供養著的四種之外，伊另有許多小巧玲瓏的花瓶，－－每一個花瓶都有一隻特製的紅

木架子，雕刻得非常工細。－－東一個西一個的隨意安放著。瓶裡也盛著一些水，然後揀伊自己所愛好的幾種花草，教人截斷了長

的梗子，分插在裡面浸潤著。因此，這一座小朝廷上差不多已滿收了花的香味，何況那些花的顏色，又都是異常的悅目！

　　除掉那一間小小的寢宮，和這一座富麗無比的小朝廷之外，這一輛火車所餘的地位已是很有限的了。但在後端，也還有兩間鬥

一般大的小房間欄出著，一間便是供給我們幾個女官當不輪到值班的時候，在裡面休息著，以便隨時承應太后。在這一間屋子的後

面，還有一間比較小一些，其中只安著一具小小的炭爐，那是專給太后預備茶水用的。負責照料這件事務的太監便是張德，也就是

每次當太后進膳的時候，站在旁邊拜會碗端茶的這個人。然而在事實上，他的地位已較別人為高，這些烹茶煮茗的小事情，那裡還

高興認真擔當，好在也沒有人去監察他，他儘可以在那些小太監裡面，挑一兩個比較精細些的來代替他工作，待到太后要茶喝的時

候，卻仍由他自己端上去，這樣太后當然不會再根問他了。提起喝茶，我不妨附帶的報告一聲，太后是一個很有研究的「品茶

者」。伊所常用的茶葉，也有好幾十種；茉莉和蓮花，只是最普通的兩種而已。其餘許多，真是名目繁多，記不勝記，且多是外面

所不經見的希品，因此它們的名稱，盡有至此刻還不聽見有人道及的。

　　這輛車上，雖然分成了四間不同的屋子，但我們的趣味的集中點，當然還是那一座列車上的小朝廷。在這一座小朝廷裡，可以

隨意發出不同的號令來，教這列整齊的列車向前開，或向後退，或停止；不但如此，便是關於中國全部的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經

濟上的種種變動和更調的主動力，－－太后的上諭，在這短短的幾天裡，也無一不是打這僅佔半節車廂的小朝廷裡發下去的。

　　在我們那間佞息室和這一座小朝廷的中間，也是同樣的用一排很精緻的木板隔離著，而在這一排木板的上部，另有一個非常莊

嚴的華蓋裝置著，象一柄撐開的傘一般的籠置在上面。

　　它的底下，便是太后的御座。在宮中，在頤和園裡，專為太后所備的御座，多至一二十張，它們的尺寸，都較車上這一張來得

高大，可是外觀的形式，卻是一般的美麗，並無絲毫上下這些御座的原料，都是用的最高貴的紫檀木，上面還滿綴著無數的珍珠寶

石，到了晚上，兀是閃閃地發出耀眼的光來，可是在那坐墊上，為著要求坐的人舒服起見，當然不能再用什麼珠寶，但就是一方單

純的杏黃色的絲絨，也已十分奪目了。在這一張御座的後面，照例不可避免的有一幅插屏安著，它的質料也是紫檀木，漆得非常光

亮，上面也有價值絕大的美玉和寶石鑲嵌著。然而沒有人能夠說合它有什麼實在的用處，只知道它總是和御座相連的！凡有御座，

後面必有插屏，凡有插屏，前面必有一張御座。這兩件東西簡直已成一套不分離的家具。據說這個習慣，歷代相沿已久，固不僅清

宮中而此。可惜沒有人能夠說得出當初是怎樣造成這一種特殊的習慣的！

　　我方才說御座後的那架插屏，誰也不知道它有什麼實在的用處，但到了火車上，卻就顯出它的一部分的功效來了。太后向例是



時常要睡午覺的，於是我們便特地替他備了一張小小的軟榻，安放在這一座插屏的後面，讓伊在白天裡，可以隨時休息，也無須特

地回到那一間小小的被動宮裡去。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這一次的旅行才開始的當兒，在永定門車站上，太后由我和另外幾個人扶掖著，初次踏上了這一具新穎

的交通利器之後，伊最初似乎很有幾分為難的神氣；因為雖然這一座小朝廷和那寢宮中的佈置，都已經過了許多人的設計和努力，

較之宮中所有的各座大殿和寢宮，已級神似，盡可夠得上稱贊一聲「匠心別運」，但是它們的面積，卻終為火車的地位所限，無論

請教任何一位大工程師，怕也沒法子能把它擴大出來。而太后往日又是習慣於寬敞宏大的場所的，一旦突然置身於這樣狹窄的屋子

裡，精神上當然要感覺到幾許異樣。

　　然而過了五六分鐘，伊也漸漸地習慣起來了。第一句話，伊便吩咐那些太監去查看清楚位的這一張御座的方向，是不是確和這

一列車前進的方向相同，因為伊覺得如果背轉著身子，讓這一列火車拖著伊，老是向後倒退的話，對於伊尊嚴是十分有關係的。這

一點問清楚之後，拉著伊又發出了許多的命令，打發那些太監去用心佈置那車壁上所弔著許多古玩玉器；大概是伊對列們所用的陳

列方法，兀是不能認為滿意，幫不惜出心裁，再把它們來重新陳列一番；及至變更妥當，伊自己看看也覺得無可疵議了，才下令開

車。除掉這些古玩玉器之外，伊對於其他的一切裝設佈置，如壁畫，窗簾，花瓶，地毯等等，都表示十二分的合意，因此伊的精神

也較往日格外興奮一些。伊那時候的年紀雖然已將到七十，但伊一上了車之後，便滿臉都現著得意的笑容，指東說西的高興得真象

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拿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樣。而其中最使伊感覺到極度的得意的一點，便是在這列御用火車上，皇太后的權威的

顯露，尤比別處來得清楚，影響也特別的迅捷；伊只要低聲地哼一句，整列的火車，就會前進，後退，或停止了。同時，伊這一座

小朝廷又可絕不費力的在分兵所統治著的土地上隨意移動，這在那時候的人的目光看來，的確可算是一樁萬分得意的事情。

　　當我未曾進宮以前，不但在外國已經坐過了無數次的火車，便是在自己國內，也曾搭過好幾次火車，都不覺得有什麼異樣的感

觸；惟有這一次的旅行，卻使我從最初的一剎那起－－便是在準備的時候－－就懷了一重極緊張的情緒，自始至終，老是緊握著兩

大把的冷汗，惟恐有什麼意外的禍事要發生。因為太后根本沒有見過火車，也許火車的種種行動，對於伊不免有些不愜意的地方，

這樣，路上便不用想平安無事了！尤其使我擔心的便是那火車初開時的一震，這一震對於別人，當然決無影響，可是對於太后，就

不能說了。無奈不論全世界上那一個老資格的司機，要他在開車時絕對不使車輛震動，怕是一樁永遠沒有的事情吧！至少限度，目

前在這裡替我們開駛這一列御用火車的司機，他就沒有這樣好的本領！

　　開車的命令下去了，火車便正式開始行動起來；這時候，我們大家都端端正正地站立在那一間小朝廷裡。太后一個人高坐在御

座上，滿臉堆著笑，正待好好地領略作初次乘坐火車的滋味，不料整列的火車，猛可裡望後一退，又猛可進而往前一衝，震得我們

幾個人都幾乎突然翻倒，而同時車壁上那些小木架上所擱的許多最為太后所愛好的古玩玉器，已因受不住這一震而紛紛地掉下來

了。這樣一來龍去脈，可真把我嚇得魂飛天外了！一個苦力似的司機夫，竟敢大膽把太后所心愛的東西震落到地上來，他還能不受

一番嚴厲的懲處嗎？我想其時在皇太后的心上，或者確然有這種思想。不管伊究竟有沒有這種思想，但是我們卻也不能再照顧那司

機夫了，我們還是趕快照顧照顧自己吧！因為這一列火車上的佈置，差不多全是我和慶善兩個人所主辦的，便是在車壁上另裝這些

小木架，以備太后安放伊的古玩玉器的主意，也是我們所定下的；如今北京城不沒有出其不意，光是火車第一個行動，這些東西已

全掉下來了，要如火車再往前行去，以後的把戲還能說沒有嗎？我想這些人的中間，一定有人要犧牲他的腦袋了！當然，我自己也

不敢確信這個挨刀的人，決不是我，也許竟然是我！誰敢保得？何況當我在簇擁太后出宮上轎之前，我還很得意地在伊面前誇贊過

那火車上的佈置怎樣周到，一切陳設，安排得怎樣妥貼，哪知隔不到兩個時辰，便得到了這樣一個矛盾的反證。讀者試想：太后對

於我，還能有什麼好感嗎？

　　但是，我雖然一個人在暗暗的擔憂，其餘的那些女官，宮女，太監，卻一些沒有什麼感想；他們只知道眼前起一件小小的變

故，便是太后所心愛的那些古玩玉器，已翻下來了，他們便象尋常的人遇見了這類事情一樣，來不及的紛紛搶上前來，把已經掉下

去的，趕快用手扶住，差不多每個人已使出了他的全部的力量，可是這樣一鬧，便把一座列車上的小朝廷鬧得秩序大亂，不成體統

了。在宮中，或在頤和園裡，可說是幾百年來，從不曾有過這樣大大失態的情形的！我想要如給先前拼命上奏章，反對太后冒險乘

坐火車往奉天去的那些朝臣們見到了這種情形，他們一定會搖著頭，頓足長歎著：「我們可諫勸得是嗎？現在你看：這不是一種不

祥的預兆嗎？」

　　我因為一來已經承認這件事情已是鬧得不可收拾了，二來也許可以說我簡直是嚇昏了，所以我只是袖手旁觀地候著，希望太后

自己或者會想出什麼好的方法來，補救這個缺陷；但是伊也不作一聲。我忍不住旋過頭去看了伊一眼，－－心裡是懷著十二分的恐

懼－－不料伊卻是在那裡囅然微笑，在這種時候，伊居然還能不著惱而反給我們以溫和的微笑，真是百年希逢之事！我心上的一塊

大石頭，這才落下去了。可是我已經嚇得快要跌下去了，我的腿不由自主的索索地抖著，手冷得象冬天一樣，我想其餘的人，要如

都象我這樣的嚇得呆立一旁，睜大眸子盡看著那些東西自己掉下去，以致於打碎，我們便無論如何，難免要受一聲可怕的磨折了。

虧得他們忘掉了朝廷的尊嚴，做出了這種手忙腳亂的態度，才使太后轉怒為笑，把一天大事，化為烏有，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過了四五分鐘，聰明的太后立刻就想出了一種補救的方法來了，於是伊就親自指揮那些太監，怎樣把所有的木架子重新裝過，

怎樣用彩線絡上去，使每一個古玩或玉器都能安如泰山一般。待到我們的火車用著象牛車的速度望天津前進的時候，一切東西都完

全弄好了。但是我們畢竟還忘掉了一樣東西，就是那小朝廷的四角上的四個花瓶。因為它們底下的木架子是紅木製的，而且打得非

常光滑，再加瓶底也是很光滑的，於是那四個花瓶，受了開車行動的影響，便象生了腿一樣，逐漸在自由行動了；一些一些的滑出

來，到底有兩個是掉下來了。太監們一見，忙來不及的搶過去，把那沒有掉下來的兩個先扶住了，更造化的是那兩個已掉下來的也

沒有打碎，理由是底下鋪著的那張絨毯，委實是太厚了。不過我當時雖以花瓶未碎為幸，但後來一轉念間，又怕那花瓶裡的污水，

反把這可貴的絨毯玷污了，急走過去一瞧，天幸也不曾玷污，這是因為瓶裡盛的水原是很少的緣故。

　　瓶和毯雖然都是幸告無恙，但我們所受的一場虛驚，已是不小了。於是大家忙再把旁的一切東西，逐件的加以第二次的檢驗和

紮縛，希望能夠借此一勞永逸，免得再受同樣的驚嚇。

　　這樣，我們的長途旅行便正式開始了。可是作者的一支禿筆，卻還不能隨車進發，因為我在上文中，雖已把這列御用火車上的

各色乘客，－－上至太后，下至廚夫僕婦。－－全描寫過了，但還遺漏一位極重要的人物。論他的地位，簡直僅稍次於太后，以我

們和他比較，真有些相形見絀。那末他是誰呢？

　　原是太后的一頭愛犬。它也有一個名字，一個很威武的名字，喚做「海龍」；其實海龍是怎樣的一種動物，誰也不曾見過，可

是這頭犬的模樣兒，卻和海獺倒有些相象，大概太后覺得海獺這兩個字，尚不十分受聽，因此改用一個「龍」字。這條犬是真正的

北京種，全身的毛片，作深棕色，但在頸部和頭部上，卻披著一大簇白得象銀子一樣的長毛，彷彿是老年人的頭髮。

　　它的身子很短，很小，腿短而屈，很像一張弓的弓背，鼻子扁得和削平的一樣，而兩個眼睛，卻特別的大，我可以說是從沒有

見過這樣大眼睛的狗。憑著它這樣希奇古怪的相貌推測，大概在北京的許多的狗裡頭，它必然是屬於最優良的一種；所以太后對於

這一頭小小的畜生，真是十二分的歡喜，甚至可說是十二分的愛慕。每天晚上，伊一定要它躺在那座小朝廷裡，但它既是一條皇太

后所寵愛的犬，就是躺，也不能象尋常人家的犬一樣的隨便躺在地上，它有一個竹筐，作為臥榻。這個竹筐是很大的，可以裝得下

一個小孩子，而且裡面還用極好看的紅緞襯著，不知底細的人見了，再下想不到這是給狗躺的東西。

　　但它還不止這樣闊綽咧，太后並特地指定一個太監，教他日夜負責侍候這條福祿雙全的小犬。它當然也有衣服，那是一件象馬

身上披的馬鎧一樣的甲，面子是紅色的貢緞，夾裡是一種最柔軟的皮革。在它的頭頸裡，還有三個金鈴係著，兩邊兩個比較小一

些，中間一個特別的大；只要他隨便走走，跑跑，跳跳，它自己的身上，便會奏出一種簡單的音樂來。在它頸部所圍的一條領圈的



後面，恰巧貼近它的耳朵的地方，有兩個象兵士們裝在軍帽上的帽章一樣的東西點綴著，都是用絲線做的，一紅一綠，著實好看；

待到顏色一舊，便立即更換，所以永遠是非常鮮豔奪目的。不過有一點，未免美中不足；就是這條狗的享受無論怎樣舒服，但也免

不掉要拴上一根皮帶，使它的行動，永遠不得自由。這條皮帶約莫有四五尺長，上面滿係著許多的小鈴，所以不論那個專門服侍狗

的太監把它牽到什麼地方去，都不難一找即得，如其他高興跑得快一些，急一些的話，也許在相隔很遠的所在，也可以聽到鈴聲。

　　讀者別小看了那個專門服侍這條「御犬」的太監，他的職務委實是很夠麻煩的，而且責任又奇重。就像狗所吃的飯食，也得他

親自去調弄。－－海龍的飯食當然是非常精緻，而且是時常更換的，但比較吃得最多的是切碎的肝臟，和著肉汁，跟初煮就的白飯

一起拌。－－調弄好之後，還得送到張德那裡去，意思是請他看一看，決定好用不好用但張德那裡敢擔這樣大的干紀，他每次總是

恭恭敬敬的捧著這碗狗食，走到太后跟隨關去請示。太后見了，非但不以為忤，且必十分認真地檢查一番，如其發現有什麼不合的

地方，譬如嫌飯煮得不熟，嫌肝臟太不鷴，嫌肉湯用得太少等等，伊總是不肯將就放過的。一定要他們捧回去重弄；這樣，那個專

門管狗的太監，便免不掉要受張德的一頓臭罵了，並連那御膳房裡的廚夫，也得同遭訓斥。

　　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那個服侍狗的太監老是裝著一副鄭重其事的神氣，挽著那個巨大的竹筐，在車廂的一角上站著。

　　途中，每逢四子停的時候比較長久一些，我們大家都走下車去閒眺的當兒子，他往往也帶著這個竹筐走下來。第一步，先是小

心翼翼的把筐子安在地上，然後輕輕地將那海龍抱出筐來，替它係上了那條滿掛著無數小鈴的皮帶讓它隨便散步。平常牽狗的人總

是人牽狗，而這個太監，決不敢如此大膽，他只能給狗牽，就是永遠的順從那狗的意思，它要往東，就往東，要往西，便往西，非

萬不得已時，人是一些不敢作主的。我看了，往往要發生一種癡想，不知道那條狗自己可知道不知道它所受的待遇的優渥逾恒，和

它所處的地位的重要。但無論它自己究竟知道不知道，然而這種情形，卻總是真的！並且我可以極肯定地說，萬一不幸在這條狗的

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是受了傷，或者是吃壞了東西，或者是突然走失了只要任何一件事情發生，宮裡面所有的人，一定會一

齊大驚小怪起來，其影響必遠出死掉一名太監之上，這是可以毫無疑義的。

　　不過，這條狗畢竟還是因為靠著皇太后的庇佑，才有這樣的勢派，在京城裡居住的那些大臣們，雖也有多數是歡喜養狗的，但

情形當然是相差得無異天地之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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